
 

“于道泉先生追思会”学者发言选登 
 

编者案：在“于道泉先生追思会”上，任继愈、张公瑾、王钟翰、陈庆英、

王邦维、白化文、应琳、喜饶尼玛、于陆琳、王尧等先生发言回顾了与于道泉先

生的交往，对于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自由探索的精神、高风亮节的人格给予充

分肯定。限于篇幅，现选登任继愈、张公瑾、王邦维三位先生的发言，以飨读者。 

 

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馆长）：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 

我和于道泉先生相识多年，他比我大十几岁，是我很尊敬的长辈和学者。我

刚到图书馆工作时，有一次他晚上 7、8 点钟骑着自行车到我家去，说他有一些

从英国带回来的藏学和宗教研究的书要捐给图书馆，这样具体的小事很多。我觉

得今天开这个会纪念于先生很有意义，因为于先生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文古籍

的奠基人，他打了个底子，才有现在这个规模；他给我们培养了一些人、一些后

继者。于先生学风的谨严、谨慎、踏实，在今天浮躁的学风中是一剂很好的清凉

药。现在学风浮躁，到处抢着出书，发表文章，甚至不择手段。照这个风气下去，

整个学术界就会给毁掉。我们需要真干、实干，应该踏下心，下工夫做研究，科

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于先生甘于寂寞，克服了各种困难。他会多种语言，而

且运用得很成熟。他在学问中不求名，不求利，一心一意树立好的学风，这个学

风现在太稀少了，太可贵了，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样的学者多了，中国的学

术才有希望。国家图书馆是文化服务机构，从事文化服务的人也要有一定的文化

品味和文化修养，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仅仅靠一般的服务，达不到国家对我们的

要求。特别是藏学这一部分，在今天是关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很重要的一

门学科，这个学科有些后继乏人，再培养一位象于先生这样造诣很深的学者恐怕

不是短时间的事，希望年轻学者能够接过于道泉先生的接力棒继续奋斗。现在有

这样好的基础和环境，应该有更好的成绩做出来，特别是应该继承于先生的精神

——治学的精神、刻苦的精神、不求名不求利埋头苦干的精神，把中国的文化搞

上去。我们是大国，世界重视我们，但在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人文科学——宗

教、历史、社会、哲学，很多学科的研究还很薄弱。今天在座有这么多青年学者，

我很高兴，愿你们沿着于先生的足迹走下去，把于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 



 

张公瑾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培养自由探索的精神 

于道泉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于道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并

举办《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首发式，这最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于道泉先

生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向举办这次会议的国家图书馆表示深切的感谢，向本书

的编著者王尧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于先生的一生的确是平凡而伟大的，说他平

凡，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端一碗

汤菜，不找座位，站着就把这顿饭吃了。学校里经常有一些公务劳动，象拔草、

打扫卫生之类，在这种场合，经常可以看到于先生的身影。其实，当时系里对他

并不象对我们一般教员那样要求，但他总是严格律己，绝不要一点特殊化。他很

重视劳动，好象在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贯彻到他的

家庭生活中，从而传出许多他处理家庭事物的笑话。这些笑话，当时大家听起来

都觉得好玩，其实他的背后却体现着一种崇高的精神。于先生的一生，就是在这

种崇高精神的支配下生活的。他那么喜欢助人，经常给生活困难的青年人生活上

的资助；他看到一本好书，总是多买好几本，以便可以赠送给青年人。他不分彼

此亲疏，关心年轻人的工作。我不是学藏语的，五十年代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

的办公室与于先生的办公室离得很近。有一次，他看到我在抄傣文句子的卡片，

他问我做什么用，我说我正在编傣文语法讲义，抄卡片是来做语法分析的。他看

了看我的卡片，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教我在他的一台打孔机上把卡片打出孔

来，然后每一个孔指定一种语法现象、或者一个虚词，然后把孔边剪开。你要找

这个材料的时候，只要用一个毛线针把相应的孔挑起来，这个虚词或这种语法现

象的句子的卡片就完全落了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现在我们都有了电脑检索，

可是在五十年代，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场技术革命，不知给了我多少方便。在

后来的三十多年中，我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常常向于先生请教，于先

生总是耐心帮助我。我不是学藏语的学生，他尚且如此关心指点我，可以想见，

藏学班的学生们会得到于先生多么大的帮助。于先生没有流利的口才，著作也不

多，但他一生孜孜不倦，老是思考着科学上最前沿的的一些问题。当我们对计算

机技术毫无了解的时候，他已经在办公室里进行着实质性探讨了。他给我们做过

报告，也写过文章，虽然后来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发展，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敢

攀前沿的精神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灵魂和超自然现象的探索遭到了批判，



人们听说于先生相信有灵魂，觉得这是十分可笑的事，但很少人能够了解于先生

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一位勤于思考，思想上不断探索的学者，有一些超乎

常人的想法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于先生精神博大，内心世界异常丰富。他一生孜

孜以求，学识渊博，要想完全了解于先生的精神境界是不容易的。他做学问已经

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无拘无束，富有一种自由探索的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

与现代观念的束缚，他已经把主体的内心世界与所研究的客观对象完全融为一体

了。他自由跨越各种界限，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对超自然现象有一种强烈的兴

趣和探索的欲望。他把传统的藏学研究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把藏学研究和探索

人生奥秘结合起来。他言传身教，不求后世留名。他精神贯注，不顾世俗得失。

他重在感悟，因此述而不作。人们说他生活上象个孩子，其实，这正是李卓吾提

倡的童心锁的境界。而在学说上，他上下求索，力图用现代科学来阐释内心的感

悟。因此，他是一个充满着内部矛盾的统一体。而在外人看来，有时他就显得荒

唐怪异，岂不知，这正是一个高尚的灵魂所在。中国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而且百

花齐放，百家并立，学术思想的多样性是一件好事，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在近

代学术史上，象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也是内心充满着复杂矛盾的人物。于

道泉先生正是民族研究领域里这样的一位大师。在中国学术的谱系分类中，他应

当是属于王国维、陈寅恪这个类型的。陈寅恪评价王国维有“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这一点在于先生的学术活动中同样是实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应该研究，

他的精神财富应该尊重，他的思想精华应该发扬光大。王尧教授编著的《平凡而

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于先生一生的完整形象，王尧教授

是于先生建国之后最初的、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他对于先生一生和为人的了解远

远超过我们一般人，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为传承于先生的精神，为我们了解这

位一代宗师作出重要贡献。 

 

王邦维先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院长）：加强藏学研究的合作 

我参加这个会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学术界为像于道泉先生这样著名的学者所

做的纪念活动不是很多。我总是希望能从这些老一辈学者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包

括他们的品格、人格、他们治学的道路和方法。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组织了一次非

常好的会。今天开会的地方，环绕四周是一个手稿陈列，陈列最多的是近百年来

学术界最伟大人物的手稿，这个气氛让我非常感动。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中国人的财富。我与于道泉先生只见过一面，于先生 1949-1952 年曾在北京大学

东方语言文学系工作过，当时东语系分三个小组，于道泉先生主持蒙藏满组。80

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外国人的书评介绍引用于道泉先

生的文章，这说明于先生几十年前的工作在 80 年代还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学者们

的重视。为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对于先生做过一次拜访，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

印象，他在学术上的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我特别觉得大学应当和图书馆很好

合作，过去北大的向达先生、王重民先生都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于先生则对

北图藏蒙满文文献的收藏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觉得我们应当多加强联系，北大、

民大、藏研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只有多加强联系，我们才能在藏学研究上培养出象

于先生这样的国际级的学者。于道泉先生最让我们景仰的是他在学术上淡泊自

守、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不追逐热点。他只研究他感兴趣的、在学术上有意

义的方面，并且在研究上有超前性思维。我们这一代人在目前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容易追逐热点，不热的东西就不做，而且要急功近利地做些快见成果、早见成果、

能够进行新闻宣传的课题。任先生刚才讲得很好，要做真正的学问，要做真正的

学术，就要静下心来，如此，国家的教育、国家的学术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今

天缅怀于道泉先生所应汲取养分的地方。 

 

 


